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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鄉在蘇
北地區的一個千年
古鎮，中秋拜月是
家鄉的傳統習俗。

兒時，每逢中
秋來臨，母親都要

製作一個 「九重天」的團圓餅專門敬
月，這種團圓餅是用麵粉和水，一層
一層地繞着做，底層約為八寸左右，
越到上面越小，至九層頂部時就只有
二寸上下了。餅做好後放在鍋裡慢慢
用小火烤。那時家家戶戶都用灶，團
圓餅進鍋前先在鍋底抹上一點油，烤
餅過程中再圈一點水，以增加蒸氣催
熟，待餅香飄出要出鍋時再在餅上抹
上一點油，這樣團圓餅出鍋後就是疊
起來的九個 「金月亮」了。

母親做團圓餅時，我和姐妹們也
忙活開了，姐姐去摘毛豆枝、荷花，
買時令水果，妹妹和我一起用紫扁豆
做馬，用芋頭子做牛，用白蘿蔔做
兔子，用樹上的吊吊蟲做魚……我
們做的這些動物供品很形象，特別
是牛，我還別出心裁地用一個小芋
頭做牧童，頭戴一頂用芋頭毛皮做成
的氈帽，騎在牛身上，優哉游哉地吹
牧笛呢。

拜月供品準備好後，我們姐妹三
一起到街上去選燈。那時中秋之夜用

的燈主要有兩種，均是紙紮的。一種是月光燈，長方
形，二尺來高，一尺五見方，蒙的紙上畫有唐明皇遊
月宮的傳說；裡面有一根鐵絲圈，上面紮着八仙過海
的形狀，鐵絲圈裡有一根蠟燭，點亮後，八仙過海的
圈子就慢慢轉動起來，很好玩。還有一種是風燈，也
是長方形，一尺上下，就和古代的宮燈差不多，燈上
畫有月宮、嫦娥、玉兔、桂樹等，裡面有一個鐵籤專
門用來插蠟燭的。

暮雲收盡，夜色降臨，圓月從天空升起來時，我
們便從堂屋裡搬出方桌，於庭院中設起香案，擺上香
爐、燭台、茶壺、茶杯等供器，端上石榴、菱角、葡
萄、雞頭蓮等時令水果，當然還有母親做的 「九重天
」團圓餅，我和妹妹做的扁豆馬、芋頭牛、蘿蔔兔、
吊吊蟲魚等。

此外，花瓶裡還要插上毛豆枝和潔白的荷花，毛
豆是獻給玉兔的供品，荷花則是象徵着嫦娥純潔美好
的愛情。月餅也是團圓的象徵，敬月當然少不了月餅
，那時茶食店裡有專門敬月用的大月餅，上面還刻有
嫦娥奔月的圖案。

一切準備就緒，父親便點亮月光燈和風燈，母親
點燃紅燭和檀香，對月虔誠跪拜，將清茶灑向夜空，
將每樣供品掐一點拋向月亮，祈求月亮娘娘保佑全家
平安。

拜月儀式結束後，全家人高高興興地圍桌而坐賞
月，品嘗供品，主祭的母親會按全家人口的多少，將
大團圓餅切成塊，分發給每個人食用。這也是全家最
幸福的時光，大家團聚一堂，對着明月喝着可口的香
茶，品嘗着香甜的月餅，述說着快樂的往事，盡情享
受着大家庭的溫馨。

長大後，家鄉的中秋拜月習俗漸漸淡薄，唯有品
嘗月餅聚在一起吃團圓飯還保留至今。是啊，不論時
代如何變遷，不論你在天涯海角，中秋回家團圓的戀
情是揮之不去的，那種一家人團團圓圓和和美美在一
起的濃濃親情已溶化在每個炎黃子孫的血液中。

一九四九年，在新中國的開國盛典
上，有兩個老人習慣着西服，一是陳嘉
庚一是司徒美堂。不過，陳老出席六月
十五日開幕的 「新政協籌備會」，卻一
反慣常穿的是中山裝，能作為 「海外華
僑民主人士」第一代表，當上籌備建國

的 「常務委員」，與毛澤東、朱德、李濟深、沈鈞儒、郭
沫若和陳叔通六位要人在開國會議上發表 「講辭」，不穿
洋裝大概是心中特別的鄭重吧。

時年六十七歲的陳嘉庚，五月二十七日聽到上海徹底
解放的新聞第二天就在香港急忙登船北上，先是在新加坡
受到中共中央代表莊希泉專程當面邀請，雖然內心感動也
還是一番謙辭：鄙人於政治為門外漢，何況年齡已老，又
不通國語，如此參政，恐誤國事啊。──但最終還是毅然
北上。

一個提案最多的開國代表
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陳嘉庚經天津抵達北平，受到

林伯渠、董必武等各界領導的熱烈歡迎，七日由周恩來陪
同到西山會見了毛澤東，十三日出席了北平各界歡迎會，
十五日參加了 「新政協籌備會」開幕式，並且熱情洋溢地
致詞。不過，他沒有參加接着的實質性會議，而是去了東
北考察，直到八月三十日重回北平，又一連參加 「新政協
籌備會」、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和
十月一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
時稱 「開國盛典」。

陳嘉庚參加成立新中國，當上了開國代表 「國外華僑
民主人士」十五名正式代表兩名候補代表的 「領頭羊」，
原本就是熱心人急性子直脾氣的他，就成了最喜歡提案的
開國代表。

據《新政協會議會刊》所載，開國盛典 「主席團常務
委員會」一共收到代表提案十四件，先由 「代表提案審查
委員會」提出審查意見，再交 「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決議
，除第四案已解決不予討論外，分別做如下處理：

第一類兩案：第一案是郭沫若、李濟深、沈鈞儒、黃
炎培、馬敘倫等四十四人的 「提請以大會名義急電聯合國
否認國民黨反動政府代表案」。第二案是黃琪翔、張難先
、何時等十六人的 「請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
體會議名義電告聯合國大會，鄭重聲明否認國民黨反動政
府案。」

第二類一案：是全體女代表提請 「以大會名義勞軍案
」。 「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同意 「代表提案審查委員會」

的審查意見，並提出勞軍的具體辦法：（一）以本屆大會
名義通電慰問全國人民解放軍及軍屬烈屬，由秘書處起草
電文，次日大會宣讀通過。（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
通令各地政府在慶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分發軍鞋、襪
子、毛巾、肥皂和肉食勞軍。

第三類十案：主席團常務委員會認為均係經濟建設、
僑民福利、人民教育暨國民衛生等，用意甚善，應請中央
人民政府轉交有關機關採擇施行。

此外，十月九日下午三時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的 「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會議」還通過了 「以十
月一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的國慶紀念日」建議案。

不知其詳的十一案到底是什麼？好在陳嘉庚自述：
「政協代表大會徵求各代表提案，余提出七宗，均獲接受

」，分別是 「在全國各中學普設科學館案」、 「在沿海各
重要地區設立水產航海學校案」、 「增加紙煙稅率並停止
公務人員之配給案」、 「今後人民新建住宅，應注重衛生
之設計案」、 「設立各地華僑教育領導機構案」、 「救濟
華僑失學兒童」和 「引致華僑回國投資案」。

例如，他擺出的禁煙 「理由：紙煙一物，無益身體，
有害健康。歐美諸國，嚴禁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吸煙，牛津
劍橋兩大學，每逢運動競賽期間，必提前十餘日禁止運動
員吸煙，其故可深思矣。本席今次回國所經各地，紙煙極
度流行，政府公務人員且予配給，如論其害，實宜禁止，
惟人民習慣，原難戒除，應採取逐漸減吸，辦法謹擬如下
：辦法：（一）增加紙煙稅率，寓禁於徵，以使逐漸減吸
或至戒除；（二）公務人員之配給應即停止，代以他物。
」 ——就是放在六十年後的今天，仍然顯得很有道理。

一共十四案，他老人家一人提了一半，難道其他六百
多位開國代表都不知道提案嗎？當然不是的，許多代表忙
於討論國旗、國徽、國歌、 「三大憲章」等立國之本。陳
嘉庚從海外歸來 「抵北京始知將開，各方且強余任海外華
僑首席代表，回辭不獲，勉為接受……」可能實在有點參
加不進去，又不懂得只須他出名無須他賣力；而參會不提
案，又實在不對他的脾氣。

一個有點 「招人煩」 的老頭
不光是陳嘉庚，在開國繁忙之時，有不少人士從北平

去東北考察。不過，誰也沒有陳嘉庚的時間長範圍廣，因
為他顯然是早有計劃，帶着兩個人像是跑單幫，從六月二
十二日開始兩個月中詳細參觀考察了天津、瀋陽、撫順、
本溪、哈爾濱、齊齊哈爾、四平、長春、吉林、安東、遼
陽、鞍山、大連、旅順等主要城市與地區。回到北京參加

開國盛典後，從十月三十日又在三個半月中詳細考察了濟
南、徐州、武漢、大冶、長沙、南昌、福州、廈門、龍岩
、長汀、廣州等地，於一九五○年二月十一日到九龍才
「旅行暫告結束」，跑遍了半個中國，實在無人可及。他

曾解釋過此行壯舉的原因：一要考察東北解放後的經濟情
況，二要考察中共治理城市的能力，三要考察並 「喚醒」
新中國的衛生事業，充當了先知先覺者。

陳嘉庚的脾氣是有話存不住，因此走到哪裡會像個布
道者不厭其煩地向人宣講；他對抗戰考察結集成《南僑回
憶錄》一書很是自得，於是從東北回來也結集了本《新中
國觀感集》（一九五○年出版），又創造了一項開國紀錄
；所記諸如：出口成本高、菜市場建設、早婚有害、車輛
要整潔、訓練旅館工人、博物館陳列、衛生局的責任、城
市現代化、發展水電力、造路與養路、車胎製造、除舊布
新……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急於讓新政權分享自己的
經驗。

陳嘉庚關心民生是出了名的，平生深惡痛絕吸煙和隨
地吐痰；他批評 「吐痰與狂咳」： 「我國人對於吐痰狂咳
，多隨意發作，以為平常事……致外國人行店旅社，凡有
華人出入之處，多貼標語 『禁止吐痰』 。我前後兩次回國
遊歷，經三十省，百數城市……屢屢遇見隨意吐痰之人，
甚至高聲狂咳……此種弊端，實為社會惡習。」 ──令我
們現在還為之汗顏。

陳嘉庚進一步解說 「煙支問題提案：我此次回國遊歷
觀光，各種見聞多甚滿意……但有一事比前 『進步』，卻
令人不感愉快，吸煙支是也。」原來 「十年前我代表南僑
回國勞軍，歷十餘省，與文武官吏社會人士接觸，時吸煙
支者雖有，似頗少數」，接着話一轉 「此次回國亦經十餘
省，與公務人員接觸，一見面多招待煙茶，甚誠意，我同
行三人均不吸煙……茶雖排列，主人未必飲，獨煙支幾乎
無人不吸，與前次回國時，甚不相同。至於社會應酬，大
都相似。」

在陳老心中煙支比鴉片更惡毒： 「……鴉片流毒，已
嚴厲禁種；而煙支流毒，將來恐慌比鴉片尤甚……」於是
「提出限制煙支各辦法……一、限制種煙……出產歸政府

專賣。二、增加煙支稅……三、通令禁止未成年者吸煙，
勸成年者自動節制……」

還有更為甚者，他不喜歡人們迎送，總是 「出於萬不
得已須預通知行期，則我甚不願預告行期，以麻煩當局。
」但依然總是 「走到地方，蒙政府負責人格外厚待。」因
此「心甚不安」。——其實，生活上的禮數不算什麼，嚴重
的是他口無遮攔！誰不喜歡聽好話，誰又願意聽壞話？歷
史早就證明先知先覺者常常是不合時宜的，陳嘉庚的好心
批評，便難免被看作下車伊始指手劃腳，有點招人討厭。

《新中國觀感集》出版後 「由南僑總會在南洋刊售外
，並另行在港大量刊印，寄全國各縣市，贈人民代表會議
各社團參考。」筆者記得幾十年前，曾有輿論稱不讓看陳
嘉庚的書，好心怕人們看走了眼；如今再想看到，除非在
圖書館，已經是非常難得了。

散
場
以
後

開
國
大
典
活
動
，
一
直
持
續
到
當
晚
九
點
。
但
在
天
安
門
廣

場
前
，
興
奮
的
群
眾
久
久
不
願
離
去
。
楊
剛
寫
道
：
﹁這
時
候
，

原
來
已
經
出
了
廣
場
的
許
多
人
聽
到
這
樣
情
形
，
又
回
來
了
。
他

們
是
很
早
就
出
了
廣
場
參
加
了
遊
行
的
。
他
們
的
隊
伍
已
經
散
了

。
但
是
又
集
合
了
走
回
廣
場
來
。
是
隊
伍
，
就
自
己
在
廣
場
上
重

新
擺
起
方
陣
，
奏
起
軍
樂
。
是
一
般
人
民
，
就
集
合
了
走
到
橋
上

來
大
聲
喊
口
號
，
大
聲
唱
歌
，
盡
情
歡
樂
地
跳
躍
、
舞
蹈
。
大
會

指
揮
在
播
音
器
上
再
三
勸
告
他
們
回
去
休
息
，
才
逐
漸
地
散
去
。﹂

蕭
乾
寫
道
：
﹁這
日
子
的
高
潮
卻
在
大
會
﹃散
﹄
了
以
後
。

站
了
一
整
天
的
群
眾
，
排
在
玉
石
橋
上
，
向
人
民
的
領
袖
歡
呼
，

不
肯
移
開
，
不
肯
停
止
的
狂
熱
地
情
緒
。
站
在
城
樓
的
毛
主
席
嚷

的
是
﹃同
志
們
萬
歲
！
人
民
萬
歲
！
﹄
在
這
日
子
的
最
高
潮
，
人

民
和
領
袖
是
結
合
了
。
這
就
是
新
中
國
重
生
的

鐵
的
保
障
！
﹂

譚
文
瑞
、
高
汾
寫
道
：
﹁在
夜
色
深
沉
中

，
輝
煌
的
天
安
門
古
老
的
城
樓
依
然
宮
燈
閃
爍

，
照
着
日
光
燈
的
毛
主
席
巨
像
和
橫
幅
金
字
比

白
天
更
壯
麗
。
毛
主
席
不
顧
疲
乏
的
召
集
全
場

工
作
人
員
，
殷
切
地
說
：
﹃同
志
們
，
你
們
辛

苦
了
，
我
們
的
會
現
在
結
束
了
！
﹄
新
中
國
的

盛
典
，
就
在
如
此
高
潮
中
結
束
，
我
們
心
愛
的

領
袖
，
就
是
這
樣
熱
烈
的
和
人
民
在
一
起
，
過

了
這
震
撼
世
界
的
一
天
。
﹂

楊
剛
寫
道
：
﹁因
為
十
月
一
日
這
一
天
是

太
偉
大
，
太
豐
富
了
。
甚
至
在
今
天
，
二
十
四

小
時
之
後
，
它
的
餘
風
還
在
。
街
上
還
是
紅
紅

綠
綠
的
跳
舞
隊
、
秧
歌
隊
、
遊
行
隊
。
二
十
四

小
時
之
後
，
依
然
滿
街

都
是
紅
旗
，
都
是
鑼
鼓

。
從
湖
北
來
的
老
先
生

、
老
太
太
搖
頭
讚
歎
，

說
昨
天
那
一
場
大
會
是

﹃從
來
沒
有
過
！
從
來

沒
有
過
！
﹄
從
上
海
來

的
老
先
生
說
：
﹃啊
，
總
算
活
到
了
這
一
天
，

見
到
了
！
﹄
從
華
北
來
的
人
激
動
得
發
不
出
聲

音
，
只
是
連
續
地
、
低
低
地
讚
歎
：
﹃啊
，
好

偉
大
呀
！
好
偉
大
呀
！
﹄
從
華
南
來
的
人
也
說

：
﹃這
是
有
生
以
來
沒
有
見
過
的
啊
！
﹄
上
海

的
兄
弟
姐
妹
們
，
你
們
曉
得
陳
毅
市
長
。
昨
天

，
陳
市
長
望
着
天
安
門
前
紅
旗
的
大
海
激
動
地

說
：
﹃看
了
這
，
總
算
是
此
生
不
虛
了
！
﹄
這

是
確
實
的
。
昨
天
天
安
門
廣
場
的
大
會
完
全
具

體
地
表
現
了
一
個
初
誕
生
的
新
國
家
的
氣
象
和

本
質
：
偉
大
，
莊
嚴
，
團
結
，
民
主
，
尤
其
是

領
袖
與
人
民
的
融
合
一
致
。
它
使
人
人
相
互
親

愛
，
使
人
人
要
求
向
上
，
要
求
自
己
學
好
。
﹂

王
芸
生
作
為
一
個
從
事
新
聞
工
作
二
十
多

年
的
老
記
者
，
站
在
天
安
門
城
樓
，
一
個
生
來
未
曾
見
過
的
大
場

面
，
確
實
令
他
十
分
激
動
。
他
在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開
國
盛

典
》
一
文
中
寫
道
：
﹁我
做
了
二
十
多
年
的
新
聞
記
者
，
此
番
參

加
了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開
國
盛
典
，
也
就
不
為
新
聞
記
者
了
。

一
個
職
業
記
者
，
對
一
切
總
取
旁
觀
的
態
度
，
這
種
舊
的
觀
念
應

該
揚
棄
了
。
我
這
次
躬
逢
人
民
新
中
國
的
開
國
之
盛
，
既
感
光
榮

，
又
感
幸
運
，
置
身
其
中
，
越
見
得
時
代
的
偉
大
！
﹂
他
又
說
：

﹁舉
目
天
安
門
前
的
人
民
廣
場
，
人
如
大
海
，
旗
翻
紅
浪
，
平
時

未
曾
見
過
的
一
個
大
場
面
就
在
眼
前
。
我
慶
幸
個
人
此
生
不
虛
，

更
慶
幸
中
國
由
此
進
入
了
人
民
民
主
的
時
代
。
﹂
（
見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六
日
上
海
《
大
公
報
》
）
這
恐
怕
也
是
全
體
新
聞
從
業
人

員
的
共
同
感
受
。

（
下
）

為荷蘭正名 陳 安

拜
月
瑣
憶

王
大
慶

三項開國紀錄創造者陳嘉庚
何季民

《大公報》記者筆下的􀎠開國大典􀎡
王 鵬

無論繁華的城市，還是僻
靜的鄉村，月到中秋一樣明。
中秋的圓月，悄悄地，悄悄地
營造着一個個令人心醉的意境
。輕輕推開窗子，熄掉燈，於是
，便有一份長了腿的愜意，輕

輕地走進樓房，溜進小屋，慢慢地瀉出銀質的朦朧。
圓圓的月亮圓圓的句號，極其鄭重地總結着八月

的感動——那麼多的年輕後生，或坐着陸地上的焦急
，或乘着空中的急切，義無反顧地往家奔。為只為讓
漂泊在外的思念得到一次滿足，為只為令年老的父母
在月圓之夜不再流着淚兒熄燈……瞧，小村口佇立着
那麼多不知疲倦的期盼，那麼多老人在自家門口悄悄
站成了剪影——圓圓的句號盡快結束唉聲歎氣了半年
多的寂寞，盼只盼盡快享受一下沐浴在月光下的天倫
之樂。

圓圓的月亮閃閃的明鏡，映照出的，總是些千姿
百態的縱容——或城裡人對酒當歌的豪爽，或鄉下人
清茗淡茶的輕鬆，或洋溢着現代氣息的霓虹閃爍的狂
歡，或充滿了田園味道的偏遠小村的幽靜……大大的
圓鏡照徹華夏兒女的自豪，照徹炎黃子孫的激動——
還未曾從母親六十華誕的喜慶中脫出腰身，佳節的歡
樂又如影隨形。

圓圓的月亮大大的月餅，遠在異鄉的遊子呀，捧
着月餅，還沒等張開嘴巴，淚花兒已經盈盈……

當中秋夜圓圓的月兒慢慢升起，東海的那片海峽
也會變得淺淺。海面上碧波粼粼，一樣的月光，一樣
的思念……

中秋月 鄧榮河

陳
嘉
庚
著
《
新
中
國
觀
感
集
》

毛
澤
東
在
中
南
海
會
見
陳
嘉
庚

（
資
料
圖
片
）

在
英
語
或
中
文
裡
，
﹁荷
蘭
﹂
是
一
個

國
家
，
一
個
曾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殖
民
國
的
國
家

。
這
次
我
們
在
阿
姆
斯
特
丹
遊
覽
時
，
想
去
參

觀
﹁安
妮
‧
弗
蘭
克
之
家
﹂
，
問
路
問
到
一
個

年
輕
華
人
，
他
告
訴
我
們
方
向
後
，
我
問
他
是

從
中
國
大
陸
還
是
台
灣
、
香
港
來
，
他
答
是
從

印
度
尼
西
亞
來
，
這
使
我
想
起
荷
蘭
殖
民
者
好
幾
百
年
前
就
侵
入

了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島
國
印
尼
，
後
來
還
正
式
設
立
殖
民
政
府
，
稱

之
為
﹁荷
屬
東
印
度
﹂
。

荷
蘭
人
當
然
為
自
己
的
國
家
感
到
驕
傲
，
倒
不
一
定
為
其

遠
征
殖
民
的
歷
史
，
而
是
為
他
們
發
達
的
航
海
業
（
誰
不
知
今
天

的
紐
約
舊
稱
﹁新
阿
姆
斯
特
丹
﹂
？
）
、
畜
牧
業
（
誰
不
知
黑
白

兩
色
的
荷
蘭
花
牛
？
）
和
旅
遊
業
（
誰
不
知
阿
姆
斯
特
丹
有
﹁北

方
威
尼
斯
﹂
之
稱
？
）
，
為
他
們
擁
有
梵
高
、
弗
美
爾
這
樣
偉
大

的
畫
家
，
為
他
們
的
風
車
、
奶
酪
和
木
鞋
。

可
我
們
萊
茵
河
之
旅
的
導
遊
、
荷
蘭
人
葉
維
特
向
我
們
介

紹
荷
蘭
概
況
時
，
一
開
始
她
竟
顯
得
很
生
氣
，
因
為
世
界
上
的
人

都
把
她
的
祖
國
叫
作
﹁荷
蘭
﹂
（H

olland

）
。
她
說
，
他
們
的

國
家
不
是
﹁荷
蘭
﹂
，
荷
蘭
只
是
他
們
國
家
西
部
瀕
臨
北
海
的
一

個
地
區
。
這
個
地
區
由
於
既
靠
海
，
又
有
萊
茵
河
穿
越
而
過
，
加

上
阿
姆
斯
特
丹
、
鹿
特
丹
等
重
要
港
口
，
所
以
航
運
業
和
工
商
業

都
比
其
他
地
區
發
達
，
結
果
其
名
﹁荷
蘭
﹂
就
代
替
了
國
名
。

葉
維
特
鄭
重
地
向
我
們
聲
明
說
，
他
們
的
國
家
叫

﹁N e de r lan d

﹂
，
而
不
是
荷
蘭
。

我
們
漢
語
把
荷
蘭
文N

ederland

譯
為
﹁尼
德
蘭
﹂
，
英
語

則
譯
之
為
﹁Ne t h er lan d s

﹂
（
內
澤
蘭
）
。
我
因
此
突
發
奇
想
，

願
為
葉
維
特
女
士
轉
告
本
專
欄
讀
者
：
世
界
上
沒
有
﹁荷
蘭
﹂
這

個
國
家
，
而
只
有
﹁尼
德
蘭
﹂
這
個
國
家
。

我
也
因
此
聯
想
到
，
該
為
之
正
名
的
國
名
、
地
名
真
還
不
止

一
個
荷
蘭
。
譬
如
我
們
此
次
萊
茵
河
上
航
游
從
瑞
士
經
法
國
、
德

國
、
荷
蘭
到
比
利
時
，
除
了
荷
蘭
應
稱
為
尼
德
蘭
外
，
瑞
士
其
實

應
更
準
確
地
譯
為
﹁斯
威
茨
﹂
（
譯
自
德
語
）
或
﹁斯
威
澤
蘭
﹂

（
譯
自
英
語
）
，
比
利
時
應
為
﹁貝
爾
吉
﹂
（
譯
自
荷
蘭
語
和
法

語
）
或
﹁貝
爾
金
﹂
（
譯
自
英
語
）
。

可
這
一
切
都
因
﹁約
定
俗
成
﹂
而
不
能
改
正
了
。
大
量
﹁約
定
俗
成
﹂
的
結

果
之
一
是
為
當
代
中
國
人
掌
握
外
語
或
出
國
旅
行
增
加
了
困
難
。
你
既
要
知
道
荷

蘭
，
又
要
知
道
﹁尼
德
蘭
﹂
或
﹁內
澤
蘭
﹂
；
你
既
要
知
道
莫
斯
科
，
又
要
知
道

﹁莫
斯
科
娃
﹂
；
你
既
要
知
道
巴
黎
，
又
要
知
道
﹁派
里
斯
﹂
；
你
既
要
知
道
舊

金
山
，
又
要
知
道
﹁聖
弗
蘭
西
斯
科
﹂
，
等
等
，
不
一
而
足
。
看
來
我
們
只
能
多

費
些
腦
子
，
臨
時
強
記
那
些
我
們
並
不
熟
悉
、
甚
至
覺
得
有
些
奇
怪
的
地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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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
上
圖
片
）


